
身份的政治学
——西双版纳傣族基督徒 的 身 份研 究

艾菊红

西双版纳傣族主要信 仰 南传上座部佛 教 ， 但有
一

部分傣族却信仰基督教 。 这部 分信仰基督教

的傣族主要是被傣族主流社会所排斥 的边缘群体 ： 麻风病 人和披 巴鬼 。 目前在西 双版纳傣族地

区 ， 信仰基督教的 依然是这两类群体的 后代 。 他们 在傣族社会是蒙 受着污名 的群体 ， 被傣族社会

排斥成 为社会的边缘群体 。 但是 归 信基督教却 赋 予 了 他们 一个新 的 身份 ： 基督徒 ， 成 为 普世基督

教世界 中 的
一份子 。 因 而这群被边缘 化的傣族来说 ， 基督教在相 当程度 上起到 了 去污 名 化 的作

用 。 也就是说 ， 这群被边缘化的傣族借助基督教这一 外来力 量管理他们 受损 的 身份 ， 从 而借 以 去

污名 化 ， 这是一种 身份的 政治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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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傣族主要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 ， 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 大到村寨乃至社区的公共

活动 ， 小到每家每户的 日 常生活 ，
以及人生的重要关 口都离不开佛教 。 正因为长期受到佛教的浸

润 ， 傣族的社会文化 ，
乃至其精神气质都打上了深深的佛教烙印 ， 以至于有学者认为 ，

佛教是西

双版纳傣族文化的重要核心之
一

。
① 但是就在佛教氛围如此浓厚的地区 ， 却有一部分僚族接受了

基督教信仰 。 世纪初 ，
基督教由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从泰国北部传入到西双版纳地区 ， 在今

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建立了教会 ，
将基督教带人到傣族地区 ， 随即有

一

部分傣族接受了基督教

信仰 ， 成为基督徒 。 这部分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傣族主要由两类人构成 ，

一

部分是罹患麻风病等传

染性疾病的人
；
另一部分是被傣族传统社会认为是被某种不洁净的污鬼附身的人 ， 傣语称为

“

披巴
”

，
②

“

披
”

是傣语鬼的意思 ，

“

巴
”

是鬼的名字 ， 是傣族认为最恶的一种鬼 ，
汉语根据音

译称为
“

披 巴鬼
”

。 目前在西双版纳儀族地区信仰基督教的主要是这两类群体的后代 ，
绝大部分

集 中在三个傣族村寨 ， 其中一个是麻风寨 寨 ， 两个是披巴鬼寨 ， 寨和 寨 。③

一

、 基督教传入西双版纳及发展概况

年
，
美 国北长老会派 和 等四人在西双版纳 开设传教点 ，

得到当时

本文为社科基金项 目
，
项 目 编号 （

“

少数民族基督教信仰与民族认同和 国家认同
”

的阶段性成果。

① 黄惠焜著 《人类的文化遗产》 ， 载高立士著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 序 》 ， 云南 民族出版社 ，

年 。

②
“

披巴
”

是僚语的音译 ， 很多研究者把这两个字写作
“

琵琶
”

，
为了不引起歧义

， 本文用
“

披巴
”

两个字 。

③ 为了隐私的缘故 ，
这几个村寨分别 以字母代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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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首领召片领以及普思殖边总办柯树勋的认可 ， 在澜沧江边划给他们一片土地 ， 用以建盖

教堂和医院 、 学校等 。① 传教士带来了药品以及一些医疗设施 ，

一边为贫病交加无所依靠的人们

提供住宿和食品 、 医疗等服务 ， 同时也想办法减免他们的苛捐杂税 ；

一边传播基督教教义 。 由于

基督教宣扬世上无鬼 ， 唯有耶稣是独
一的真神 ， 相信耶稣 ，

灵魂就能得拯救 ， 并在死后可以升人

天堂 ， 这吸引 了不少被村寨驱逐在外的麻风病人和被视为是
“

披巴鬼
”

的人 。 传教士们在离教

堂几公里的
“

藤燕
”

（即灌木林 ） 建了几栋瓦房 ， 收留并诊治麻风病人 ， 形成了
一

个麻风病人聚

居的村寨 寨 。 而在教堂附近 ， 则聚居 了一批所谓的
“

披巴鬼
”

，
也渐渐形成一个村寨 寨 ，

因为居住的多是被诬为披巴鬼的人家 ， 所以也被称为
“

披巴鬼
”

寨 。 到抗战初期 ，
这个村寨约

有 户人家 ，
多人。 最开始的福音就逐渐在这些傣族社会的边缘群体

——

麻风病人和披巴

鬼中传播 ， 他们成为西双版纳第
一

批基督徒 。 这些传教士学会了傣语和傣文 ， 在泰国传教士和傣

族信徒的帮助下 ， 将圣经翻译成傣文 ② 使傣族信徒有 了 自 己 的圣经 。 随着这些传教士的不断跟

进 ， 在勐海和勐宽等地也相继开设 了诊所 、 学校 。 到抗战初期 ，
西双版纳 的基督徒约有

多人 。

抗战爆发以后 ， 传教士相继 回国 。 到 年 ， 最后
一

批传教士撤离西双版纳 ，
西双版纳的

傣族基督教就开始了 自 己的发展道路 ，
因为缺乏人手和相应的人才 ，

医院和学校逐渐停办 ，
只有

教会还在继续运转 。 年 ， 教堂被政府收 回 ， 作为工作队的驻地。 之后教会活动转入傣族信

众家中 ， 到 年活动完全停止 ，

一直到 年代才逐渐恢复 。

年代以后 ，
西双版纳基督教首先在景洪市以东 公里 的 寨恢复 。 寨也是

一

个披巴

鬼寨 ， 年建寨 ， 当时有 户
“

披 巴鬼
”

的人家在 寨建寨 。 传教士也随之来到 寨进行牧

养 ， 并在现在教堂所在的位置盖了
一

座茅草房作为教堂 。 就这样除了 寨之外又有
一

个
“

披巴

鬼
”

的村寨建立了 ， 很多
“

披巴鬼
”

的人家听闻就纷纷迁来 。 到 年 ，
传教士离开的时候 ，

寨有 户人家 。 到 年
， 寨 已经是

一个拥有近 户人家的大寨子了 。 因为 寨建寨之初

就是基督徒建立的 ， 所以凡是愿意搬迁来的傣族 ， 只要改信基督教 ， 就可以搬来 ， 因而凡是搬迁

来的披巴鬼人家都信了基督教 。 寨的基督教信仰也于 年代中断 ， 年代随着宗教政策的放

开
，
基督教信仰恢复 ，

并在原来教堂的位置重新修建了
一座教堂 。 至今这座村寨号称全寨信仰基

督教 ， 有专门 的长老和执事负责 。

寨基督教的恢复大约在 年前后 ， 与 寨的时间相仿 ， 但两寨是各 自独立恢复的 。 因

为城市扩张 ，
寨已经被包围在景洪城内 ，

所以到 寨教堂参与教会活动的不单单是 寨的傣

族 ， 绝大部分是居住在景洪城区及附近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 因为信徒人数增加 ，

一个教堂不

能满足需要 ，
因而另 外修建了

一座教堂 ， 成为分别独立运作的两个教会 ， 且都不再是单纯的傣族

教会 。

寨位于景洪西部约 公里 ， 是
一

个麻风病人聚居的村寨 ，

一

部分人是 由原来传教士建立

的 寨人搬迁来的 。 传教士走后 ， 由 于 寨的麻风病人逐渐搬离 ， 所以 寨代替 寨成了
一

个

新的麻风寨 。 尽管 寨也有一些在传教士带领下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信徒 ， 但 年代以后长久中

断 。 直到 年前后 ， 寨到 寨传福音 ， 带领 寨重新接受 了基督教信仰 。 如今 寨也是
一

① 。 根据刊载于 《西双

版纳文史资料 （第五辑 ） 》 （ 云南民族 出版社 ， 年 ， 第
— 页 ）

，
刀金祥所撰写的 《基督教传入西

双版纳》
一文记载

， 第
一批美国传教士是 到达西双版纳 ， 但笔者在调查时根据

一

些报告人的报告 ， 美

国传教士在西双版纳建立传教点的时间是 年 。 以下关于美国传教士在西双版纳傣族的传教历史大多根

据刀文整理而成 。

② 当时传教士所翻译的圣经使用 的是老傣文 ，
只翻译出 了新约

， 并没有旧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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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号称全寨信仰基督教的村寨 ， 有一座教堂 ，
也是

一

个独立的教会 。

目前西双版纳绝大部分的傣族基督教徒都集中在这三个村寨 ，
这三个村寨也 自认为是全寨都

信仰基督教 ， 并与其他傣族村寨刻意保持着这种身份上的差异 。

二
、 麻风病与披巴鬼 ： 被傣族社会边缘化的人群

西双版纳地区地处亚热带 ， 气候湿热 ， 自古就是烟瘴之地 ，
所以麻风病也比较常见 。 在过去

的年代这种病无法治愈 ， 而且麻风病人的身体和面部常常溃烂 ， 病症令人恐怖 ， 加之又会传染 ，

所以在傣族村寨
一旦得了麻风病 ， 病人甚至全家都会被逐出村寨 ， 严重者甚至连居住的房屋和人

一起被烧死。 因此很多麻风病患者都被赶出村寨 ， 在村寨外面流浪 ， 亲戚朋友不与之来往 ， 致使

生活困苦无依 ， 贫病交加直至悲惨地死去 。 这是被傣族社会极为边缘化的一群人 。

披巴鬼是傣族认为最恶 的
一

种鬼 ， 会附在人身上 ， 凡被
“

披 巴
”

附身 的人就成了
“

披 巴

鬼
”

。 人们认为
“

披巴鬼
”

会作祟村寨 ， 为人们带来疾病和灾祸 ， 这和西南地区各民族中普遍流

传的
“

巫蛊
”

基本类似 。

“

蛊
”

在我 国古代就有流传 ， 所谓 的
“

蛊
”

其实有两种类型 ，

一种是

疾病 ， 被认为是
“

中蛊
”

；
还有一种就是与巫术相关的蛊 ， 蓄蛊之人会放蛊害人 ， 令人生病甚至

死亡 ， 所以 民间极为畏惧蛊
，
并将所谓的放蛊之人处 以极重的处罚 。 在傣族社会人们认定谁是披

巴鬼有很强的任意性 ， 如果有人连续高烧不退 ， 胡言乱语 ， 或者在昏迷 中做出令人惊异的行为 ，

无法控制时 ， 就认为
一

定是有
“

披 巴
”

在捣乱 。 对于病人就要严加逼问 ， 若病人在昏迷之中说

出某人的名字 ， 那么这个人就被认定是披巴鬼 。 还有一些人到过某个村寨 ，
或某人家中 ，

之后这

个村寨或者这个人家中有人生病或者出现异常 ， 那么这个人也会被认为是披巴鬼 。 总之被认定为

是披 巴鬼是非常任意的事情 ， 太漂亮 、 太丑 、 过穷 、 过富都有可能成为披巴鬼 ， 有些甚至就是被

无端陷害 。

一旦被认定为是披巴鬼 ， 与麻风病患者一样 ， 轻则被逐出村寨 ， 重则房屋被烧毁 ， 人

也被烧死 。 在上世纪 年代之前 ， 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被诬为披 巴鬼的人很多 ， 几乎每个村寨都

有
，
而且还不止一人 。 即便是在 世纪 的今天 ， 被诬为披巴鬼的案例仍时有发生 。① 这部分所

谓的披巴鬼也和麻风病人一样 ， 成了村寨之外无所依靠的流浪者 。

在傣族的观念中 ， 内与外的观念非常清楚 ， 家庭与家庭 、 村寨与村寨 、 勐与励之间有着严格

和明显的二元区分 。 凡是内部的 ， 就是洁净的 、 美好的 ，
而家庭 、 村寨和勐之外的就是危险的 、

不洁的 。② 所以生人不可进入一个家庭的内室 ， 即便是 已经 出嫁的女儿或者上门到其他人家的儿

子回到 自 己家中也不例外 ， 因为他们已是
“

外人
”

。 祭祀寨神或者勐神
一

定要封寨封勐 ， 外寨或

者外勐的人不可进入。 僚族常常用草绳和 白色棉线将 自 己家的房屋 、 村寨围起来 ， 意味着把污鬼

和不洁全部挡在家庭和村寨以外 ， 凡送鬼也是将之送到村寨范围以外 。 正是这样内 外与洁净 污

秽的对应区隔 ， 在傣族社会中 ， 把麻风病人和披 巴鬼驱逐 出村寨 ， 所构筑的是一个严格的洁净和

污秽的空间区隔 ， 从而将洁净的
“

我群
”

和污秽 的
“

他群
”

进行区分 ， 构筑起一个 自我群体内

部的认同界线 。 这和王明珂先生的毒药猫理论有些类似的地方 ， 对于披巴鬼等的驱赶和残害实际

上是
“

内心深处潜伏着对
一层层外在异族世界的恐惧与敌意 ③ 一

直由 家庭延伸到村寨 、 勐 ，

再到勐以外 ， 其实 内在的含义是强化
一

个群体的内部认同 ，
维持着 自身的边界与秩序的稳定 。 因

而凡是被赶出村寨的人 ，
就意味着在身份上脱离了村寨群体 ， 不再是村寨的成员 。 因而也就失去

① 如 《云南法制报》 ， 年 月 日刊登
一起驱赶披巴鬼的事件 ， 《驱赶

“

琵琶鬼
”

的背后
——勐海县紧急

制止
一起迷信引发的过激事件》 。 邓启耀在其 《 中国巫蛊考察》

一

书中也记载了很多 当代的案例 。

② 艾菊红 ： 《水在傣族人心 目 中的象征意义及二元分类结构》 ， 载 《云南社会科学》 年第 期 。

③ 王 明珂 ： 《羌在汉藏之间 ：

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 ，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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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土地 ， 失去了亲戚与朋友 ， 失去了邻里之间 的互助 ，
这在傣族这个重视社会组织关系 的社会

中 ， 是一件极为悲惨的事情 。
① 更为重要的是 ， 他们连进人佛寺的资格也没有 了 ， 因而不能做

赕 ， 也就意味着不仅在今生他们没有盼望 ， 甚至死后与来生也都没有盼望 。 因为在傣族人的观念

中 ， 今生的好 日子是前世赕下的 ， 所以傣族人的
一

生要不停地赕 ， 为 自 己 ， 为来世 ， 为后代赕下

足够的财物 ， 有赕的人才会有幸福的人生 。 因而被佛寺抛弃 ， 这对于傣族是更为可怕的事情 ， 这

就意味着死后就成了孤魂野鬼 ，
没有赕 ，

也没有超度 ， 来世更是不可想象。 所以脱离了傣族村寨

的麻风病人和披巴鬼 ， 在肉体上过的是极为困苦的生活 ， 在精神上更是没有任何慰籍 。 可以说他

们是被傣族社会所极为边缘化的群体 ， 他们只能在村寨之外的荒野存身 。

三
、 受损身份的管理

欧文 戈夫曼 （ 在对污名 （ 的研究 中 ， 提出 污名
一

词指的是
“
一

种令人大大丢脸的特征
”

，

② 这种特征包括在其所属文化中不被接受的状况 、 属性 、 品质 、 特点

或行为 ， 因而使被污名化的人区别于其他人 ， 随之而产生了羞愧 、 耻辱乃至犯罪感 。 戈夫曼还进
一

步指出三种不同的污名 ： 对身体的厌恶 ， 比如身体残疾 ， 疾病 ； 个人品质的污点 ， 如精神疾

病 、 吸毒及同性恋 ；
以及种族 、 民族和宗教等相关的群体污名等 。③ 凡是蒙受污名 的人或者群

体
，
其身份是受损的 。 麻风病人和披巴鬼正是由于疾病和莫名的精神上的污名 ，

从而受到整个傣

族社会的隔离和歧视 。 在这种状况下 ， 这些麻风病人和披巴鬼也认同其社会所加给他们的这种污

名 ， 生活在污名的阴影之下 ， 身心都承受着巨 大的压力 。 当基督教传到西双版纳地区 ， 告诉他们

耶稣爱他们 ，
并且真正地给予他们关心和帮助的时候 ， 这些被抛弃的人群 ， 得到 了接纳和关爱 ，

并且在基督教信仰中 ， 他们得以摆脱污名 ， 从而可以过
一个有尊严的生活 。 因而他们很快就接受

了基督教信仰 ，
成为基督徒 。 借着基督教的信仰 ， 他们重新找到了尊严和生活的意义 。 这种状况

不仅在上世纪 年代之前如此 ， 即使在 世纪的今天依然如此 。 在如今的傣族社会 ， 对于麻风

病人和披巴鬼的歧视和偏见也常常存在 。 笔者在调查的时候 ， 很多好心人劝笔者 ， 在麻风寨吃东

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 并介绍一些技巧 ，
比如可 以吃鸡蛋等带皮的食物 。 还有些人直接跟笔者

说 ， 他们不敢去麻风寨 ，
也不会在麻风寨吃任何东西。 而对于披 巴鬼这种属于观念上的污名 ， 尽

管在上世纪 年代民主改革之后 ， 政府三令五申不许任意污蔑别人为披巴鬼 ，
也不许对被污为

披巴鬼的人进行歧视和迫害 ，
而且正式出 台有相关的政策和法规 ， 但这种事情一直都在发生。 直

到如今 ， 尽管其他傣族村寨和披巴鬼寨的 日常交往相对比较正常 ， 但通婚还是不能被人们接受 ，

绝大部分傣族对于披 巴鬼所抱的态度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 也就是说无论是麻风寨还是披 巴鬼

寨 ， 他们都还在承受着麻风病和披巴鬼的污名 。 这是这群僚族接受基督教信仰 ， 并在佛教信仰的

包围中能够保持 自 己的信仰 ，
即使经历了 多年的 中断 ， 依然能够恢复的原因 。 更进

一

步来说 ，

信仰基督教使原本单个蒙受污名 的个体有了集体的归属感 ， 在这样的群体当中 ， 他们构成
一

个 自

卫的避风港 ， 作为蒙受同样污名的个体 ， 他们在这样的群体中是相同的和平等的 ， 在某种程度上

来说 ，
基督教成为塑造他们群体共同意识的工具 。 也就是说这些蒙受污名的人 ， 他们并没有就此

甘心 ， 而是想方设法地以各种技巧来管理让 自 己丢脸的信息 ，
希望能做个与其他人相同的人 ， 即

① 傣族传统社会非常类似于马克思笔下的东方农村公社 ， 人是依附在村寨中的
，
成为一个村寨的成员就会获

得土地 ； 反之 ， 离开村寨也就失去了土地 。 当然这种社会形态和傣族的内外二元观念是相互影响的 ， 这需

要另外撰文深人分析 。

② 欧文 戈夫曼 （ 《污名 ： 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
宋立宏译 ， 商务印书馆 ， 年 ， 第 页 。

③ 同上 ， 第 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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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 （ ，
也就是管理 自 己的受损身份 。 其中的做法很多 ， 比如说残疾人或者病人接受治

疗 ，
而某种特定污名 的人结成

“

群体
”

， 塑造出成员 的意识形态 ， 即他们的牢骚 ， 他们 的期盼 ，

他们 的政治 。
① 那么基督教的传人恰恰就为这些麻风病人和披巴鬼提供了这种契机 ， 他们 以此来

摆脱在傣族社会被污名化的状态 。

首先 ， 他们刻意彰显他们的基督徒身份 ， 无论是 寨 ， 还是 和 寨 ， 他们都会强调 自 己

的信仰和其他傣族不同 。 寨分为新寨和老寨 ， 原本在老寨人 口修建了一座十字架 ，
后来政府 出

于种种原因 ，
让他们把这个十字架移到 了教堂旁边 ， 但是新寨人 口 处的十字架依然存在 。 他们

说
， 其他信仰佛教的村寨都有

一

个佛教的标志 ， 他们信仰基督教也要搞
一个基督教的标志才行 。

在这三个村寨中 ， 很多人家的房屋上都会有
一

个十字架的标志 ， 有些还非常醒 目
， 家家户户的门

上或者房屋里面都会贴有十字架的画或者符号 。 他们特别强调 ， 节庆活动中 ， 他们受其他村寨亲

戚朋友的邀请前去做客 ，
但从不参与他们的赕佛等宗教活动 。 而且在宴席上 ， 他们绝不会上百旺

和剁生这两道菜 ， 这是傣族宴席上最主要 的两道菜 ， 如果宴席上没有这两道菜 ， 那么似乎就不

能称为宴席 。 但是作为基督徒是不能吃血的 ， 所以这三个村寨的人如果摆设宴席 ， 是不会有这两

道菜的 。 如果去其他村寨参加宴席 ， 也不吃这两道菜的 。 他们
一再强调这是因为基督教信仰的缘

故 ， 他们的亲戚朋友也理解 ， 只要他们参加的宴席 ， 就不再上这两道菜 。

其次 ， 他们非常夸耀 自 己的基督徒身份 ， 他们认为基督教信仰使他们不仅不比其他傣族村寨

差
， 相反他们因为有基督教信仰 ， 反而比那些

“

正常 的
”

傣族村寨更好。 特别是 寨
，
他们认

为是因为接受了基督教 ， 他们的生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 首 当其冲的就是麻风病渐渐痊愈了 。

其实 年之前 ， 也就是他们集体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前 ， 麻风病就已经得到了 极大的改观 ， 上

世纪 年代 ， 政府组织麻风病医疗队在 寨进行治疗 ， 到 年他们接受基督教信仰 的时候 ，

绝大部分麻风病人巳经痊愈 。 然而他们还是把麻风病的痊愈归结为是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极大好

处 。 而且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 ，
他们村寨通 了 电 ， 通 了公路 。 经济收人成倍增长 ，

以前因为

寨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寨 ， 水 田少
， 荒山 多 ， 所以经济极为困顿。 年代初他们开始在荒山上

种植橡胶树 ， 因为荒山多 ， 相应的橡胶树也 比其他村寨种得多 。 橡胶树产胶需要 到 年 ， 也就

是到 年他们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 ， 橡胶开始有收益 。 因为橡胶树比其他村寨多 ， 所以经济

条件大为改观 ， 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 不仅仅盖起来漂亮的小洋楼 ，
而且半数以上的人家都买

了私家汽车 ， 他们将经济条件的改观也归结为信了基督教之后所带来的好处 。 他们还特别强调 ，

因为信仰基督教麻风寨没有偷盗等行为 ，
因而被评为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的文明村 ， 村长还特意把

文明村的牌匾拿给笔者看 。 最为重要的是 ， 他们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 ， 原来不与他们来往的亲戚

朋友也争相和他们来往 ， 用他们 自 己的话来讲就是
“

天天都要来
”

， 而且原本不相识的人也要和

他们交朋友 ， 甚至年纪不同的人也要结成老庚 。③ 有
一位妇女的访谈非常能说明问题 ：

“

（ 以前

人们见到我们就喊 ） 麻风来了 ， 麻风来 了 ， 不敢给我们饭吃 了 ， 有一些 （ 人 ） 嘛拿石头要敲 。

现在嘛……亲戚啦 ， 朋友啦 ， 老庚啦……好啦都来了 。 原来亲戚朋友不想认我们 ， 嫌我们脏。 信

耶稣嘛最 （拉长音强调 ） 好了 … …人嘛人是不偷多少 ，

一

般是没有偷多 少 。

一

年 比
一

年好

过 。

”

④ 其实在 寨类似的话听到很多 ， 几乎每个人都会跟笔者讲述几乎一样的话。 他们认为这

① 《污名 ： 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 第 页 。

② 百旺是生血 ， 拌上各种香料做成的 ； 剁生有很多种 ， 宴席上常见的是牛 肉剁生 ，
就是把生肉剁得非常碎 ，

拌上各种香料做成 。 这两道菜是傣族宴席上最重要的两道菜 。

③ 老庚就是指年纪相同的人结为朋友 。 麻风寨的人说 ，
因为他们信了耶稣之后 ， 病好了 ， 经济条件也大为改

观 ，
所以即使年龄不同的外寨甚至外族的人也

一

定要和他们结成老庚 ，
以此来表明他们受欢迎的程度 。

④ 丨 年 月 日 ， 寨
一

位 岁 老年妇女访谈 ，
这位妇女是妈妈得 了麻风病 ， 原本是在传教士建立的麻

风病救助站也就是最初 的麻风村居住 ，
年搬迁到 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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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变化都是信了基督教所带来的 ， 他们深以信仰基督教为荣 。

第三 ， 他们刻意保持与其他傣族村寨的边界 。 尽管他们和其他村寨的 日 常交往 比较正常 ，
也

会
“

打老庚
”

，
但是却和他们保持着

一定的距离 。 这三个傣族村寨都不过傣族传统的节 日 ： 傣历

新年 ， 即泼水节 ；
关门节和开门节 ， 取而代之的是复活节和圣诞节 。 尽管泼水节会有政府组织 ，

要求各个村寨都必须参加并按安排出节 目 ， 但是这三个傣族村寨不参加有宗教意味的活动 ， 比如

赕佛等活动 。 自 己在村寨内并不会因 为泼水节而特意组织活动 ， 因为这不是
“

他们的节 日
”

。 在

基督教信仰中断的那段时期 ，
这三个傣族村寨是任何节 日都不过的 ， 因为傣族的这三个节 日 都是

宗教含义很浓的节 日
，
特别是关门节和开 门节 。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是被傣族社会所抛弃

的群体 ，
不过这些节 日也是他们边缘化的标志 。 当基督教恢复以后 ，

他们也就按照 自 己 的信仰来

过节 日
，
因而每年的圣诞节就成了他们最为重要的节 日 ， 以节 日来表明他们与其他僚族村寨的不

同 。 原本傣族传统社会生活中凡是需要佛教的地方 ， 他们也都统统以基督教的形式代替 ， 或者取

消 。 他们也表露对于佛教的不认可 ，
他们认为佛教是拜偶像的 ， 他们不会到佛寺去

，
参与任何佛

教的活动 。 比如婚礼完全采用西式婚礼 ， 在教堂举办 ， 由牧师证婚 ， 完全取代了傣族传统的婚礼

请村寨的老人拴线祝福的仪式 。 上新房是傣族生活中很重要的活动 ， 传统傣族上新房需要僧人的

参与 ， 并举行
一

系列的宗教仪式 ， 在这些信仰基督教的村寨 ，
取而代之的是请教会的负责人和信

徒到家中祷告 ， 完全抛弃了传统的仪式 。 诸如此类的活动无不表明他们是信仰基督教的傣族和其

他信仰佛教的傣族不同 。

第 四 ， 既渴望被俸族社会接纳和认可 ，
也交织着鄙视和排斥 。 前面论述麻风寨 寨的人津

津乐道他们信了基督教之后 ， 原本不和他们来往的亲戚朋友甚至是陌生人都愿意和他们来往。 但

是作为披巴鬼寨的 寨情况却不同 ，
笔者在调研时 ， 并没有披巴鬼寨的人向笔者讲述他们信基

督教之后 ， 村寨发生 了什么种种不可思议的变化 ， 其他村寨的傣族并没有因为他们信仰基督教而

接纳他们 ， 反而将他们信仰的基督教也污名化 ， 说基督教是披巴鬼信仰的宗教 。 依然不与他们通

婚 ， 而且还常常有歧视 。 最严重的是 年 ， 寨的年轻人在街上和邻近一个傣族村寨 寨 的

年轻人发生 口角 ，
寨的年轻人骂他们是披巴鬼 ，

结果两寨年轻人群殴 ， 造成 寨和附近另
一

个

村寨各有一名年轻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 寨
一

位年轻人因此被判入狱服刑三年 。 似乎披巴鬼寨 的

傣族基督徒并没有因为信仰基督教而在傣族社会摆脱污名 ， 在 寨和 寨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披

巴鬼的污名还依然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一片阴霾 。 尽管他们特别强调他们 的基督徒身份 ， 以此来

强调他们与其他傣族的不同 ， 并且鄙视信仰佛教的傣族 ， 说他们是拜偶像和信鬼的 ，
而且在死后

要下地狱 ， 是不得救的蒙昧的群体 。 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 与其他傣族村寨
“
一

个看不起一

个
”

。① 尽管如此 ， 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摆脱披巴鬼的污名 ， 得到正常傣族社会的接纳 。 戈夫曼也

讨论到蒙受相同污名的人结成群体 ， 塑造群体意识 ， 并且
“

鄙视那个拒绝他的社会 ，
而这只有

用那个社会关于 自尊 、 尊严和独立的概念才能理解 。② 因而无论是 寨对 自 己基督徒身份的夸

耀也好 ， 还是 和 寨对其他傣族村寨的鄙视 ， 其中都包含着渴望被
“

正常
”

傣族社会接纳和

认可的需要 ，
也就是在傣族社会中去污名化 。

第五 ， 得到傣族以外的基督教世界的认可和接纳 。 因为基督教是一个普世的宗教信仰 ，
因而

西双版纳傣族的基督教也必然会和外地的教会有联系 ，
特别是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教会。 这样这

些傣族基督徒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傣族社会 ， 甚至也不局限在 中国的范围 ， 而是面对整个的基督

教世界 ， 这是一个更大的范围 。 基督教传人西双版纳地区是由美国北长老会在泰国的宣教中心负

① 年 月 日
， 寨

一

位 岁老妈妈的访谈 。 这位老人的母亲在她还未 出生以前被污为披巴鬼 ，
原村

寨的人要烧死她 ，

她连夜从村寨中逃了出来 ， 后来到 寨落脚 。 老妈妈是在 寨出生的 。

② 《污名 ： 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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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的 ，
因而 目前泰国长老会依然在关注西双版纳的教会。 在 年代初 中 国刚刚改革开放以来 ，

原来在西双版纳传教的传教士后代就来过西双版纳 。 后来泰国 的教会也不断派人来到西双版纳帮

助这里的教会 ，
现在 寨的两个教堂 ， 寨的教堂都是在泰国教会的资助下建起来 的 。 而且泰

国教会不断邀请西双版纳的傣族基督徒参观泰 国教会 ， 并帮助培训传道人 ， 目前西双版纳各个教

会的负责人和传道人基本上都在泰国接受过或长或短的培训 。 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韩国 、 新加坡

等的教会以及海外的 组织等也时常和西双版纳的教会有联系 。 近几年也不断有 内地汉族的

信徒和传道人来到西双版纳地区 ， 服侍西双版纳的教会 。 所以西双版纳 的傣族基督徒所面对的是
一个更大范 围的基督徒群体 ， 他们是普世教会的

一

分子 ， 在这样一个群体中他们是被接纳和认可

的 。 所 以在笔者在调研过程 中 ，
几乎所有的傣族基督徒都称基督徒 的身份是他们第一重要的身

份 ，
而相 比较而言 ， 傣族的身份并不那么重要。

相对于傣族社会来说 ， 这些傣族基督徒是一群被污名化的群体 ，
因而是傣族社会的边缘群

体 ， 但是相对于整个基督教世界来说 ， 他们又是普世教会这个大群体中的成员 。 正是基督教这
一

外来宗教力量 ，
使这群蒙受污名 的人得以找到 自 己被接纳承认的群体 ， 使他们摆脱在傣族社会中

所蒙受的污名 ， 并得到上帝国度 中的子民这
一荣耀的身份 。

四 、 结语与讨论

对于宗教皈依的讨论 ， 有很多种理论 ， 而傣族这部分归信基督教的群体很显然符合所谓 的
“

短缺
”

理论 。① 特别是他们被傣族社会边缘化 ， 面对着经济 、 生理 、 认同 、 精神等等 的短缺 ，

他们渴望被承认 、 接纳 ，
渴望着有人格的尊严和平等 。 当他们面对基督教的接纳和承认时 ， 他们

的短缺得到了满足 ，
基督教成为他们在这个无望世界中的救命稻草 ， 是基督教给 了他们生活的希

望
，
接受基督教信仰也就成为必然 。 特别重要的是基督教不仅接纳他们 ， 并且使他们去污名化 ，

从原来的麻风病人和披 巴鬼变成上帝国度荣耀的子民 ， 这种身份的变化是颠覆性的 ， 这是他们接

受并在佛教的包围中坚持基督教信仰的根本原因 。

我们看到在傣族基督教徒与傣族社会和普世基督教世界之间存在微妙的互动关系 ： 麻风病人

和披巴鬼因被傣族社会抛弃 ， 而成为基督教徒 ， 基督教是他们摆脱污名 的外来力量。 但对于
“

正常的
”

傣族社会来说 ， 因为麻风病人和披 巴鬼是被污名化的人 ， 所以被这群蒙受污名的人所

接受的信仰 ，
也被污名化 ，

因而基督教是披巴鬼和麻风病人信的宗教 ，
不是

“

正常的
”

傣族所

信仰的 。 因 而对于
“

正常的
”

傣族社会来说 ，
信仰不同更成了他们与这群傣族基督教徒的 区隔

标志 。 因而笔者在调查时常常听到人们说 ： 当地有很多民族 ，

“

基诺 、 阿卡 、 布朗 、 傣族 ， 还有
一种信基督教的傣族

”

，
② 也就是说在人们的意识中 ， 这群信仰基督教的傣族是

一

群和他们不一

样的傣族 ， 或者说是另外一种
“

民族
”

。 这也正是为什么基督教在傣族地区将近
一百年的历史 ，

始终没有走出麻风病人和披 巴鬼的群体 。 反过来 ， 被
“

正常
”

傣族社会所污名化的傣族基督徒 ，

也污名化
“

正常的
”

傣族群体 ，
因为他们是不得救的 ， 是拜偶像和迷信的 。 也就是说 ， 被污名

化的这群人 ， 反过来借助外来的力量污名化施污名者 ， 以此来达到将 自 己的污名去除的 目的 。 需

要强调的是麻风病人和披巴鬼这两个群体尽管都是借助基督教来去污名化 ， 管理他们受损的身

份 ， 但是表现却不相同 。 麻风病人特别强调他们信仰基督教之后所带来的种种好处 ， 强调他们被
“

正常的
”

傣族社会所接纳和认可 ， 尽管这不
一

定是
“

正常的
”

傣族社会的看法 ， 但是在他们的

① 参看托马斯 奥戴 ， 珍尼特 奥戴 阿维德 （ 刘润忠等译 《宗

教社会学》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② 年 月 日
， 笔者在 寨附近几个村寨的访谈 ，

很多人都有类似 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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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上他们是被
“

正常的
”

傣族社会所接纳和认可 ， 因而是摆脱了污名的 。 也就是说他们是被

原来施予他们污名的社会和基督教群体所接纳和承认的 。 但是披巴鬼则不同 ， 他们并没有认为基

督教信仰使
“

正常的
”

傣族社会接纳他们 ， 反而因为披巴鬼的污名 ， 使基督教也蒙受了 污名 ，

因 为他们摆脱污名的表现是表现出对于
“

正常的
”

傣族社会的鄙视和排斥 ， 和他们刻意保持着

边界。 这两种不同的去污名化的表现形式或许和他们蒙受污名的原因不同有关。 麻风病的污名是
一种有形的污名 ，

当病疫愈之后 ， 这种污名的程度也会减轻 ， 甚至会消失 。 但是披巴鬼的污名却

是无形的 、 是精神上的 ， 这种污名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之中的 ， 因而这是一个社会文化背景的原

因 ， 但不管怎样这两种不同的去污名化表现形式最后都表现为对于基督教的坚持和持守 。 麻风寨

的傣族基督徒会认为他们现在巳经摆脱了污名 ，
而污名的摆脱 ， 完全得益于信仰基督教

， 是基督

教使他们摆脱了污名 ， 所以他们非常乐意和开心地将基督徒的身份作为标签 ，
以此来表明他们通

过信仰基督教摆脱了污名 。 而披巴鬼寨的基督徒则认为是基督教给了他们神国子民的身份 ，
无论

“

正常的
”

傣族社会如何污名他们 ， 但是基督教接纳他们 ， 外面的基督徒接纳他们
，
最重要的是

上帝接纳他们 ’ 因而基督徒是他们最重要的身份 。 这就需要我们特别关注 ’ 原本在傣族社会中作

为危险排除机制 的污名 ，
以此来作为认同的标志 ，

如今在基督教这一外来力量的介入下 ， 宗教认

同成为不同僚族群体区隔的标志 。①

身份的政治学其实所关注的就是蒙受污名者的 内部群体与外部群体以及
“

常人
”

社会之间

的关系互动 。 污名不是仅仅存在于对一些少数群体当 中 ， 相反任何群体或者个人都有可能被污名

化 ， 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 ， 傣族基督徒对于信仰佛教傣族社会的污名化 ， 佛教俸族社会对于基督

教的污名化 。

“

常人 和
“

蒙受污名者
”

之间 ， 与其说是两极对立关系 ， 不如说是一个连续体的

两端而已 。
② 也就是说身份的政治学所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对傣族这

一部分蒙受污名者归信和

坚持基督教信仰有
一

定的解释能力 ③ 最关键的是可以给我们提供
一

个对待不同群体 ， 以及群体

之间冲突和对立的新视角 ， 需要考虑更多的社会文化背景 ，
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如何认同 的问题 。

特别是宗教信仰常常是
一个群体认同 的重要标志之一 ， 而且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造成的身份认同

上的差异 ， 常常会导致一个地区或者族群之间的摩擦和冲突 。 在本项研究中 ， 我们 已经清楚地看

到 ， 由于傣族社会在保障 自 己社会的边缘和身份认同的机制下 ， 对于麻风病人和所谓的
“

披巴

鬼
”

的排斥 ， 而这些边缘群体借助基督教的力量得以 去污名化 ， 并借助基督教的力量重新构筑

自 己的身份 ， 并与传统的傣族社会进行区分 ， 在和谐相处的过程中 ，
也有摩擦和冲突 。 本文的 目

的在于从
一

个地区的个案研究 ， 来彰显宗教在社会身份的构筑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

责任编辑 ： 袁朝晖 ）

① 需要关注的是并非所有的傣族基督徒都很清楚基督教的教义 ， 很多人对于信什么宗教持无所谓 的态度 ，
在

信基督教的村寨就信基督教 ， 在信佛教的村寨就信佛教 ，
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宗教提供给他们的是一种身

份上的承认和接纳 ， 使他们可 以去污名化 ， 基督教在这时恰巧就起到 了这样的作用 。 如果这时是其他的宗

教
，
很难说是不是他们也会成为另外宗教的信徒 ？ 但为什么是基督教起到 了这种作用 ？ 这是一个需要深入

讨论的问题 ，
因为本文篇幅有限 ， 不做深人探讨 。

② 《污名 ： 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
， 译后小记 。

③ 污名 的受损身份管理理论尽管在解释麻风病人和披巴鬼归 信与坚持基督教方面很有说服力 ， 但是现在有越

来越多的非麻风病人和非披巴鬼傣族接受基督教信仰 ，
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他们的归信和对基督教的坚持就

显得无力 。 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地进行研究和探讨 。


